
永遠的護衛軍 

逢甲校園保全─劉權慶先生 

「像兵士們護衛著疆土那樣，負責道路清潔的那默默的一群，以忠實的態度，

護衛著一條條長長的街道和巷弄，凡被認為是垃圾的那些東西出現在他們的防

區，他們便予以清除。就這樣，這些街道和巷弄才可以經常保有一張清潔的容

顏。」──張騰蛟 

他，保衛著這個校園；他，守護著師生安全；以忠實的態度，護衛著這座知識

殿堂，他，是逢甲保全─劉權慶先生。 

民國九十九年，正值壯年的劉全慶先生，在那年冬天正式加入逢甲。像〈那默

默的一群〉，總是以最嚴謹的態度對待己身之責，每天數以萬計的學子們，才能

在課室裡盡心吸取養分。像路邊壯實大樹，人們打從豔陽下路過，陽光在綠蔭

底蕩漾，微風徐徐迎面，好不舒爽，然而，卻遺忘了支起這片涼爽的枝條綠

葉。其實，很多無名英雄活在我們周遭，只是習以為常的融入生活，因此，我

決定寫下這風景，這用時間捍衛著城門的守備軍。 

一念瞬間 

訪問當天，穿著整齊制服的劉先生，在回答問題當下，不忘恪守自身工作，在

我問起到逢甲工作的機緣時，像是回首多年塵封記憶，遙想著、頓足著，才幽

幽道起七年前，一個瞬間閃過的念頭，使他今天站在這裡，其實在七年前，應

該說九年前，當時是負責醫院、診所、衛生所等醫療的業務，俗話說：業務靠

產品吃飯，也靠跟客人吃飯，而長久的交際應酬，想當然爾，身體最後終究是

不堪負荷。當時劉先生想，四十八歲正值壯年期，總得再找一份工作才是，因

緣際會下，朋友推薦劉先生到保全公司應徵，一開始在其他地方工作，兩年

後，劉先生收到單位變動通知，就是變到今日的崗位：逢甲大學警衛室，劉先

生說：「當下就只覺得，就是換到一個和我孩子差不多年紀的地方工作，好像也

不錯。」一個念頭快速閃過，讓擔任保全的劉先生，在逢甲工作即將踏入八年

了。也正因這個一念瞬間，才能看著逢甲日益興盛繁榮。 

舊雨重逢 

本來以為，劉先生當年是第一次到逢甲來，會有不適應等狀況，殊不知，劉先

生一臉驕傲的說，「我跟逢甲很熟啦！」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劉先生是豐原

人，太太熱愛逛逢甲夜市，常常來逛夜市，且一逛就半天。他口沫橫飛的說著

以前，而我也聽得津津有趣，這一說就止不住，劉先生還說，有時候老婆逛太

久，他就會跑去家樂福看他的 3C產品，對家樂福真是讚不絕口，直誇說太方便

了。這些過往雲煙的記憶，著實有趣。 

於是在我非要他回答初來工作，對逢甲印象的請求下，劉先生好不容易吐出

「夜鷺」兩個字，他說夜鷺是來到逢甲才第一次看到，以前工作時從未見過，

頂多就在報章雜誌上，沒想到親眼看見，才知道真的這麼大隻，我笑說這個印



象未免也太獨特了，對於這個反問，劉先生說他以為可能只是一隻而已，沒想

到校園竟充斥這種「大鳥」。而確實，夜鷺跟松鼠是逢甲人的共同記憶，看來劉

先生很快便領略到這個道理呢。 

刻骨銘心 

人在成長的歲月中，總有難以忘懷的事情，無論是好或壞，都在生命記憶中劃

上深刻的印記。劉先生也不例外，回首這七年，難忘的事不少，但有一個人是

他職涯中最難忘的，那就是張前校長─張保隆先生。劉先生回憶道，「張校長他

做人十分客氣，完全沒有長官的架子，而且他開車進來，雖然我遠遠看到，就

知道那是校長的車，但他每次到警衛室這邊，還是會主動給我看車證，非常以

身作則。」劉先生之後又補充，張校長也時常主動關心，比如天涼了，就會提

醒要多穿一點才不會著涼，又或是經過時，說聲辛苦了、謝謝等問候。講到這

裡，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劉先生的追憶之情溢於言表，想必他心中是滿滿的

感懷吧。在這題的訪談過程中，剛開始劉先生想了想，說逢甲的師生都很好，

蠻和氣的，在這裡工作還不錯，給他很棒的感覺。於是再進一步的引導，那麼

有哪位長官讓你印象深刻嗎？接著，又如先前那題描述逢甲印象，像是按到什

麼不得了的開關般，提到張保隆校長，劉先生開始滔滔不絕的分享，一發不可

收拾。 

「有一次我在東門值班，結果有學生發生車禍擦撞，那時剛好張校長要外出辦

事情，因為他趕著要走，所以只有停下來關心一下，但事後，張校長有請我向

他報告事情的後續處理、學生目前的狀況、傷勢之類的。所以我真的覺得他很

關心這裡的每個人，他是一位很溫暖的校長。」在最後，劉先生又講了這個小

故事，我想，這會是一段劉先生在逢甲，最溫暖身深刻的回憶之一。 

現在未來 

如果有一天時光重來，你會想做什麼，或想改變什麼？再一次的話，你仍會義

無反顧的這樣選擇嗎？我們總會如此自問自答，通常都是在一件事的結尾，自

行反省著自己的選擇，於是我將這問題拋給劉先生。想了想，劉先生很快的就

回答，「會！」我驚訝了，畢竟校園保全不是那麼的輕鬆，不管颳風下雨，總得

屹立不搖的佇立著，像之前工學院火災時，劉先生也是第一前往現場處理協助

的人。除此之外，一天業務量的繁重並不是一般所能理解的，由於排班制度，

其實學校的警衛保全們，睡眠時間的不規律且短少的，劉先生曾經執完晚班，

回家睡個四小時，又即將上班。像這樣體力吃緊的工作，怎麼願意重來一次

呢？劉先生說逢甲的孩子們就像他的孩子，他孩子年紀再大一點，但也差不

多，雖然很累，有些孩子們很皮，或說好聽點，是太過活潑，但總有那貼心溫

暖的時候，所以他仍覺得這份工作辛苦的很值得。劉先生再順便補充道，「生活

不就是這樣嗎？苦裡帶甜嘛，沒有那種一帆風順、事事如意的啦，所以我們要

學著看開點，苦中作樂就會好過點。」對於劉先生的樂天，我開始覺得，就算

他是第一次來到陌生的逢甲，也沒有什麼會打擊倒他、使他不適應的了。 

訪談之後，劉先生幽默的說到，他其實有件最後悔沒做的事，就是沒有早點置 



產，不然現在就能在家舒服翹腳收房租了。 

最後，就以〈那默默的一群〉作為總結：「這真是默默的一群，默默的表現著一

個勞動者那種敦厚樸實的風範，她們的名字不會被人知道，可是在我的心目

中，她們是有資格被稱之為「人物」的一群。」 

在此向默默的那一群致上我最高的敬意。 


